
主编：汤继强 执行编辑：乃勇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楼306 邮编：100871 电话：010-62751217 国内统一刊号：CN11-0801/（G）

书艺指津

燕
园
学
人

李喜青李喜青：：从环境学者到禁毒专家从环境学者到禁毒专家
■ 融媒体中心记者 韩芳楼晗王鑫磊

提到毒品检测工作，你首先想到的
是什么？是《湄公河惨案》里突破重重困
难缉拿国外涉毒犯罪分子的中国公安
干警？还是《破冰行动》里几千名武警突
袭塔寨村、抓捕制贩毒团伙那样的惊险
场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紧张激烈的涉
毒案件背后，禁毒工作越来越离不开高
科技手段的保驾护航。有这样一位北大
学者，近年来为中国各级禁毒部门准确
掌握毒情形势、实现精准打击提供了关
键技术支撑，为我国禁毒工作中作出了
重要贡献。他就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
学院研究员李喜青。

机缘巧合
从环境学者到禁毒专家

“我是学化学出身，但是因为大学
毕业后在企业工作期间目睹了当时国
内的污染状况，对环境问题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所以博士期间攻读的是环境工
程专业。”2006年，从美国犹他大学获得
博士学位后，李喜青选择回国来到北大
工作。

在北大工作的头几年，李喜青一直
延续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主要从事污
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污染场地的
快速修复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当时国内
污染场地修复十分热门，那么是怎样的
机缘让他与禁毒工作发生了联系呢？

李喜青回忆道，2012年 5月份与在
国外的朋友交流时，他了解到国外很多
大学正在开展通过污水监测毒情的研
究。“这方面研究最早是 2004年在意大
利开始的，后来荷兰、比利时、英国等欧
洲国家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相继开展
了这方面的研究。到 2012年，这方面的
研究已经引起了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
公室和欧洲毒品与成瘾监测中心等政
府部门和国际机构的重视。”

因为觉得这方面的研究很有意义，
李喜青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率先在国
内开展通过污水监测毒情研究工作。由
于毒品的特殊性，刚开始时他通过与公
安系统内的科研单位合作来开展研究。
后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他的团队逐
步走出实验室，和各级禁毒部门的实际
工作相结合，并最终在毒情评估和涉毒
案件侦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刚开始也没有想到会在实际的禁
毒工作中得到应用，只是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一步一步走过来。经过十来年的
努力，这项技术已被各地禁毒部门普遍
采用，我也成了国内禁毒界的‘知名人
物’。人生真是充满了意外。”李喜青笑
着说道。

以数据服人
“污水验毒”高科技屡立新功

“污水监测毒情的原理其实很简
单。”李喜青说，人吸食毒品后，其代谢
产物会随尿液进入生活污水。所以只要
在污水厂进水口采样，测定其中毒品的
浓度，再结合污水流量和毒品的排泄
率，就能计算出污水厂服务区内某种毒
品的消费量，再根据污水厂的服务人
口，便可推算出该服务区内毒品的人均
消费量。“就像人均GDP是一个地方经
济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一样，毒品的
人均消费量也是反映一个地方毒情轻
重的关键指标。另外，根据污水监测结
果还可以判断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制毒
活动。”

李喜青告诉记者，在污水监测毒情
技术推广之前，准确评估一个地方的毒
情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最初，毒情
评估和禁毒工作成效考核主要根据公
安机关的打击数据，即通过查获的吸毒
人员和缴获的毒品的数量来判断。这种
评估方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但已经是
当时所能采用的相对科学的方法。通过
污水监测毒情，污水样品采集、分析、计
算方法都可以依据客观的规范，这样就
大大提高了毒情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李喜青介绍道，污水监测毒情技术
还具有成本低、容易实施、适用范围广
等优点，不仅可用于监测单个城市或地
区的毒品滥用，也适用于全省乃至全国
的毒品滥用监测。

李喜青认为，污水验毒可以在禁毒
工作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一是在新
滥用物质的列管方面起到作用。比如今
年，国家把氟胺酮纳入列管范围，在这
个过程中污水监测结果也是一项参考。
二是降低了上下级禁毒部门之间和禁
毒部门和当地政府之间的沟通成本。以
前各方没有共同认可的数据，沟通起来
会有困难。三是可以优化禁毒工作的管
理模式，如以污水监测结果进行禁毒工
作成效考核的依据，可以显著减少争
议。四是辅助禁毒部门实现对涉毒违法
犯罪活动的精准打击。”

“在过去的三年里，警方根据我们
团队的污水监测结果侦破了六起制毒
案件。”李喜青讲述了让他印象特别深
刻的一个案例。“去年，我们在西南地区
一个污水厂发现冰毒浓度异常，警方根
据这一线索进行侦查，最终缴获高纯度
冰毒数十公斤。这么多冰毒如果任其流
向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堪设想！从这点
上说，我真是感到欣慰和骄傲。”李喜青
表示。

尽管李喜青不需要参加抓捕行动，
但是所有他团队协助破获的制毒案件
的现场他都去过。“每次出现制毒嫌疑
警方进行侦查时，我都有很大的压力，
到最后关头甚至坐卧不宁。因为侦查工
作会动用很多警力和其他资源，我一方
面担心大动干戈却最后扑空，或者打草
惊蛇，另一方面又怕发现问题不进行侦
查错失机会。所幸这些案件最后都取得
了良好的战果 。”李喜青讲述了“追

毒”过程的心路历程。
由于“污水验毒”的技术的对禁毒

工作的高效助力，这项技术在支持禁毒
部门的同时，也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
注。2017年 6月 26日，央视新闻频道作
了以“禁毒最前沿 缉毒新技术”为题作
了专门报道。2018年 7月 16日，《自然》
杂志对李喜青团队的工作进行了报
道。

全国推广
把科研论文写到祖国大地上

提及这项追毒“黑科技”在全国的
推广，李喜青说：“虽然也碰到过一些挫
折和困难，但这项技术的推广落地总体
上是比较顺利的。”李喜青告诉记者，
通过污水监测毒情研究最早是在欧美
和澳大利亚开始的，但因为这些国家对
吸毒行为相对放任的政策，使得污水监
测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研究层面，对禁
毒工作的实际支持作用有限。而我们国
家各级政府都对禁毒工作高度重视，因
此“污水验毒”技术在国内推广具有良
好的政策环境。

2017年初李喜青团队在广东省中
山市开始全面示范，既验证了监测结果
的准确性，也证实了污水监测对实际禁
毒工作的支持作用。“除了示范，污水监
测推广工作最关键的还是和各地一线
禁毒部门的深入交流和合作，使他们真
正了解和认可这项技术。”

在技术推广的过程中，李喜青付出
了艰辛的努力。“2018年至2019年，我应

全国一半以上省份的禁毒总队邀请，前
往讲课作报告，或者指导当地的监测工
作，有的地方一年要去好几次。当时我
因为身体原因已不能乘飞机旅行，只能
坐高铁。那两年我每年的高铁行程都在
12 万公里以上，可以说走遍了大江南
北、长城内外。”李喜青说道。

经过几年的努力，污水验毒技术已
得到了全国各地禁毒部门的普遍认可。
在 2020年 10月召开的全国禁毒工作会
议上，公安部禁毒局要求自2021年起全
国各省禁毒总队每季度开展一次污水
监测。自此，污水监测毒情正式成为各
地禁毒部门的一项例行工作。“现在各
省禁毒总队都已经或正在建污水监测
毒情的实验室，有些地级市也在建这样
的实验室，以便警方自己开展监测工
作。”李喜青介绍道。

在与一线禁毒部门和合作中，李喜
青真切感受到了基层禁毒民警的专业
素质和敬业精神，也感受到了政府对科
技创新的热情。他认为污水验毒能在国
内很快推广开来，并在应用方面遥遥领
先于国外，关键在于政府从上到下都有
很强的意愿去尝试和采用新技术。“我
深刻体会到创新不仅仅是我们科研人
员的事，政府或市场的应用部门也是创
新的主体，他们在使用新技术的过程中
会不断提问，推动我们不断改进技术。
没有他们的参与，科技创新就不可能真
正落地。”李喜青强调。

李喜青对北大青年科研人员寄予
厚望，他希望北大人在夯实科研素质的
同时，还应该多关注社会需求，在需求
中寻找机会和灵感。“当前是我们国家
对科技创新最渴求也是支持力度最大
的时候，大家要多从国家重大需求处着
眼，在做好基础研究的同时，也要注重
实际问题的解决，努力争取把更多的科
研成果用到祖国大地上。”在采访的结
尾，李喜青表达了这样的期待。

红楼不是北京大学最早的校址，但却
最广为人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
适、鲁迅、毛泽东都曾在这里工作或学习
过。新文化运动从这里席卷全国，五四游行
队伍从这里出发，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
织在这里诞生。红楼是辉煌历史的见证者，
也成为北大的象征。或许是历史的巧合，红
楼的颜色既成为北大的底色，也预示了百
年中国的历史选择。

不过，红楼自建成投入使用后，在很长
时间里，它曾经有很多称谓，但却独独不
叫“红楼”。

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最初的校
址距离当时紫禁城（今故宫）北门不远，位
于马神庙地方的和嘉公主府。1916年，由
于学校规模的扩大，原有的校舍不敷使用，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仁源报请教育部向
比商仪品公司贷款20万元，在马神庙东边
不远的大学堂操场兴建一座300多间房屋
的 5层大楼（含地下一层）。该操场是 1905
年 3月，时任大学堂首任总监督张亨嘉奏
请朝廷将由内务府管理的官房大院空地划
拨给大学堂兴建的。当时此地位于地名为

“沙滩”的地方北侧。新大楼原拟作预科学
生宿舍楼。所以最初学校师生都称之为“新
斋舍”“新大楼”。

在新大楼建设过程中，蔡元培先生于
1916年 12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
元培执掌北大后，北大招生规模大幅增加，
在校学生人数由胡仁源时期的 1500多人
增加到 2000多人。校舍更加紧张。于是校
方决定将在建中的新大楼改变用途，不再
作预科学生宿舍，改为教学办公用房。

1918年8月底，新大楼竣工。9月开始，
学校相关部门即陆续搬入新大楼。当时的
文科全部搬入红楼，占据了大楼的三、四层
及二层的一部分。二层的其余部分为以校
长为首的校部机关使用。北大图书馆则迁
入大楼一层。

1918年、1919年时期，无论是在当时
学校和学生社团的通知中，还是当时师生
日记中（如《钱玄同日记》《苏甲荣日记》），
一般都是用“新大楼”“文科大楼”“文科”指
代红楼，并没有称呼“红楼”的。

自 1919年 4月开始，北大先是取消原
先的文、理科划分，废除文、理科学长，改设
由文、理科各学门和法科经济门、政治门教
授会主任组成的本科教务处，教务处设教
务长，统管全校教学事务。这次改组是依据
同年3月1日评议会通过的《文理科教务处
组织法》，该文件将原先的各“学门”改称

“学系”。不久以后，又取消法科之名，将原

先文、理、法三科各学门教学事务全部纳入
教务处管辖。1919年秋季学期开始，原先
文、理、法三科都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
由学校教务处管理的14学系（一段时间里
也还有习惯上继续称学门的）。此时，全校
都已经推行选科制，即在学生选修课程上
打破过去文、理、法科界限，各学系的课程
由必修课、选修课组成。学校鼓励学生在选
修够一定数量的必修课基础上，跨系选修
一部分选修课，以打破学科界限，培养文理

兼通人才。正是在这样的改革背景下，原先
北大的文、理、法科相对独立的界限被打
破，三处校园也改称第一、二、三院。

目前所见最早称红楼校区为第一院的
文献是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
上刊载的“教务处改组办法大意”。文中提
到：“总教务处合设于第一院（汉花园）而设
教务分处于第二院（景山东街）、第三院（北
河沿）。”

红楼所在第一院校区是校部机关所在
地。此时红楼里面的教室不再由以前的文
科各门独占，许多原属法科的政治系、经济
系和法律系课程也安排在红楼上课。第二
院是原来的马神庙公主府校区，这是北大
最早的校区，京师大学堂成立时即在此办
学。第三院是位于北河沿的原法科校区。在
1921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刊登的北大第
三院大门照片上可以清晰辨认出“国立北
京大学第三院”的竖牌子。依此类推，红楼
楼门入口处也应该悬挂“国立北京大学第

一院”的竖牌子。
1923年9月，出于安全考虑，北大决定

将校部机关搬离红楼，重新设于马神庙的
第二院内。11月，校部各行政机关除注册
课、杂务课等在一院还留有个别办公人员
处理一院事务外，其余的都搬到二院办公。
此后红楼主要作为教室和图书馆使用。

需要指出的是，在20年代学校的文告
和师生记述里，依然没有直接称红楼的，一
般都称“第一院”“一院”或“一院大楼”。

1930年12月，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
长。蒋梦麟在胡适、傅斯年等的辅佐下，对
北大进行了一番改革，并大力加强北大的
基础建设。在教学组织上，北大成立了文、
理、法三个学院，学院下设系，由过去的学
校——系两级架构变为学校——学院——
系三级架构。开始，文学院设于红楼所在的
北大第一院，理学院设于马神庙的北大第
二院，法学院设于北河沿的北大第三院。

随后不久，红楼所在的第一院范围扩
大。1931年2月，北大购买下红楼北面松公
府全部房地。同年暑假，北大图书馆搬出红
楼，迁往修葺后的松公府前部房屋内。法学
院则迁入红楼内。北河沿第三院房屋改为
学生宿舍。此后，在校方各种通告内，红楼
除了被称为第一院大楼外，有时也被称为
文法学院大楼。但是依然没有使用红楼的
称呼。

1935年后，北大在红楼北面相继建成
新的图书馆大楼、地质馆大楼和灰楼宿舍

等一系列建筑。第一院的范围大大扩大，地
位也更加重要。大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红楼”的称呼出现，以区别于第一院其他
大楼。1937 年 6 月出版的《现代青年（北
平）》半月刊登载王伯儒的文章《北京大学
鸟瞰》，这篇介绍北大的文章是写给准备报
考北京大学的学生参考的，文章所配一副
红楼插图说明文字为“北大一院大红楼”，
这是笔者所见最早称“红楼”的文献。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
大南迁，最终在昆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
建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沦陷后，红楼被日
军占据，一直到 1943年，日军才将红楼交
于当时的伪北京大学。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员回到北平。复员
后的北大相比于从前规模大大扩张，拥有
文、理、法、医、工、农六个学院，校舍遍布城
内外四十处之多。不过主体校区还是在沙
滩区，此时的沙滩区包括抗战前的第一院、
第二院及其附近的西斋、东斋等宿舍区。在

校方文件中开始经常出现“红楼”的称呼。
此时红楼一、二、三层主要作为文、法学院
教室，四层为单身教员宿舍，地下一层的房
间多作为学生社团办公室或其他活动使
用。

1952年前后，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大
规模的院系调整。通过调整，燕京大学校名
被撤销，北京大学的校址由城内沙滩等处
迁至原燕京大学校址（燕园）。

北大搬离沙滩红楼一带校区后，原设
于北河沿三院的北大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搬
入红楼办学。此时的红楼产权依然属于北
大。

1955 年秋季，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
生。1956 年，红楼被移交给中宣部代管。
1961年 3月，北大红楼作为＂五四＂运动
的纪念地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为北大校史馆副研究员）

略说北大“红楼”历史沿革
·林齐模

之二十一之二十一校史探微
与校史馆合办与校史馆合办

1918年刚建成时的红楼（新斋舍）▲

书
法
艺
术
要
回
归

经
典
正
大
气
象

·
程
郁
缀

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自
2003 年 11 月 8 日成立以来，始
终坚持“文化书法”的理念，大
力倡导书法艺术要“回归经典，
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
象”。我对此十分赞赏！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
的民族！汉字是我们中华民族
最伟大的遗产！汉字书写所形
成的书法艺术，则是将汉字艺
术化、纯美化、神圣化！古往今
来一代一代的书法大家，用自
己的聪明智慧乃至心血生命，
创造了无数无与伦比的书法艺
术珍品，成了我们民族文化宝
库中的瑰宝！今天的中国书法
艺术，就是要牢牢植根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

深厚的国学根柢，是书法
艺术的生命，是书法创新的灵
魂，也是造就书法大师的重要
保证。所谓“回归经典”，就是要
回归书法艺术的本源，即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源流厚土，从
中汲取营养，守住其纯正的根
脉，创造出崭新的枝叶。所谓

“走进魏晋”，就是要走进王羲
之、王献之书法艺术的辉煌殿
堂，必须以朝圣般的虔诚，对

“二王”的书法顶礼膜拜。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唐诗

宋词，唐代诗人中有两颗最耀
眼的明星，就是诗仙李白和诗
圣杜甫。李白是时代的骄子，豪
放飘逸，气挟雷霆，“笔落惊风
雨，诗成泣鬼神”“绣口一吐，便
是半个盛唐。”杜甫襟怀高尚，
仁德博爱；杜诗沉郁顿挫，茹古
涵今。我虽然不能详细评述“二
王”书法的博大精深和神妙瑰
玮，但我坚定地认为，书坛上的

“二王”，就是诗坛上的“李杜”。
中唐诗坛上曾经有人“抑杜扬
李”或者“抑李扬杜”，当时文坛
大家韩愈对此曾有过一声断
喝。他在《调张籍》一诗中大声
疾呼：“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
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听
传在我们书法领域里也有那么
极少数人藐视经典，甚至不知
深浅地说今天已经超过了“二
王”。在这里，我们想借用韩愈
的诗对其进行善意奉劝，只是
小改四个字，那就是：“二王真
迹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
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

此外，提倡书法艺术“正大
气象”，这也是一个响亮的口
号！要坚持守正，以正为美，端
正为美，纯正为美；不能以丑为

美，以怪为美，以异为美；提笔
书写时，首先对汉字要有敬畏
之心！“正大气象”应该包含三
种境界，正大气象的第一种境
界是：入门正，眼界大，目标气
象峥嵘。——这是书法学习的
初始阶段，要由正楷入门，眼睛
盯着一流精品，目标选择气象
恢弘的书法大家作为楷模。正
大气象的第二种境界是：笔墨
正 ，格 局 大 ，学 养 气 象 峥
嵘。——这是书法学习的奋进
阶段，要笔正墨醇，格局宏大，
国学学养深厚，思想茹古涵今，
山高则势雄，海阔则波涌。正大
气象的第三种境界是：品性正，
气魄大，胸襟气象峥嵘。——这
是书法大家的最高境界。唐柳
公权那一句“心正则笔正，乃可
为法”的名言，穿越时空，回荡
书坛，余音袅袅，千古不绝！我
以为，如果一个人有大功夫、大
才华、大聪明、大手笔，则可以
成为书法名家；而在此基础上，
如果再加上有大胸襟、大气魄、
大视野、大境界，这样的人才能
称得上是书法大家！——自古
以来书坛名家如云，而大家寥
若晨星！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

1921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刊登的北大第一院（红楼）正门 ▶

李喜青在佛山主持召开第李喜青在佛山主持召开第
四届污水监测毒情国际会议四届污水监测毒情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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